
谜底揭晓
1. 孩（注：“亥” 去，来
“子”）； 2. 牛二（注：属
牛排第二）；3. 前后七子
（注：子，扣“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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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传情达意能称为“信”的交际
工具中，“微信”是最谦虚内敛的，它自
称“微”，却承载无限、传递疾速、功
能日增，让善操作者魂守其舍，简直须
臾难离。这不，著名学者、终身教授胡
晓明先生近日写文提及：“我现在很羡慕
那些不用微信的朋友，因为我惊讶地发
现，我个人这一年的阅读方式持续产生
重大的改变，转得太多，转得太快，结
果并没有真正获得什么，沉淀什么，却
心态浮躁，时不时要去抓手机，每天读
不了几页书，全年竟然没有读完几本
书！”这一状况，终于引发著作丰硕的
学者的警觉和焦灼，遂与家人约法：“每
个周末，我们三人都把手机锁在箱子
里，好不好？”

胡老师的这一感慨，笔者揣度微信
操作者尽人皆有。年末岁初的顷间，曾
为人师的我，微信纷至沓来，五光十
色，但未见一帧以我手写我心的汩汩心
语，都是二手点发，频频撞脸：不看不
舍，看了无得，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的

时光！———可爱处良多，可憾处必然伴生。
十年前，姜文拍电影《让子弹飞》，意思是做事

不要太急，先等一会儿。微信创于 2011年 1月，而
今日长夜大，兼容并蓄，衍成“六王毕，四海一，蜀
山兀，阿房出”之势。于是，现在“子弹”尽可疾
发，比如一个“表情包”即替代一长溜文字，爽！

我与胡老师举措不同的是：手机一天也不能封
锁：突发事来咋办？而且，一周七天中，微信仍有六
天陪伴，能专一从事？我则想让手机“息”一会儿：
郑重晓喻朋友圈，有正事、急事及时来电，本人白天
不涉“微”，迟复为歉。毕竟，正事多着哪！

还有，我觉得，有心声，尽量屏中手写，不然，
一味触发“微中之微”的
表情包，反应疾速，但敷
衍含混，若用于至爱亲
朋，则生分了。习以为
常，既失礼数，连最常沿
用的应用文也荒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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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己亥“猪年”，迎来庚子“鼠
年”。值此金鼠祥年新正，笔者乘兴谈
些与鼠有关题材的春灯趣谜，聊以贺
岁。

在灯谜中，经常运用地支与生肖对
应互扣手法，它俩几乎成了如影随形的
谜中“搭子”（沪语， 即 “搭档”）。猜谜
时，如果谜面上出现生肖，与其对应的
地支往往会藏身于谜底之内；倘若题目
上标示着表示地支的文字,那么生肖很
有可能隐匿于答案之中。生肖中的
“鼠”是与地支里的“子”相对应的，
故凡见到面句中有“鼠”者，就该先往
地支“子”字上寻思，然后揆度题意，
顺藤摸瓜，求出谜底。先来看几条例
谜，第一条，以“田鼠”打美国黑人作
家理查·赖特所著的长篇小说《土生子》
（注：别解为“田土里生出的老鼠”；子，扣“鼠”）；第二
条，以“姑娘出生在鼠年”打亲属称谓“养子女”
（注：别解为“养在子年的女孩”。子，扣“鼠”）；第三条，
以“鼠年开门大吉”，打晚清画家别称“张子祥”（注：

张，作“张开门户”解；子，子年，即“鼠年”；祥，吉祥。画
家张熊， 号子祥）等，这些都是用生肖
“鼠”求出地支“子”的例子。

让我们再来反观以地支求生肖的
“鼠谜”。如有人以鸟名“告天子”为
面，打《水浒传》诨号“白日鼠”。此
谜采用“分扣法”，以“告”扣“白”（均作动词 “说”

解），以“天”扣“日”，以“子”对应“鼠”相扣。
又有人以“齐桓公之子”打医用动物“小白鼠”（注：

小白， 齐桓公的小名）；也有人以“清代画家黄易之
子”打动物名“小松鼠”（注： 黄易， 号小松）；更有
人以“印子”打动物名“天竺鼠”（注： 天竺， 印度古
称）者。这些谜除了以“子”求“鼠”外，还得用各
种别称去探索谜底，其知识含量较多，颇耐人寻味。

笔者还见到过一种用与老鼠有关的常言俗语及民
间传说等制成的“鼠谜”。例如以“老鼠过街，人人
喊打”打音乐名词二：“共鸣、拍子”（注： 鸣， 叫；

拍， 打； 子， 扣 “鼠”）；又如以“猫哭老鼠”打冠规
格食品种类，谜底为“进口下水”（注： 别解为 “猫儿
一面将老鼠吞进口中， 一面掉下泪水”。 下水， 即家
畜内脏统称。）；还有以民问传说，也是传统年画题材
中的“老鼠娶亲”为谜面，打常言“结对子”（注： 结
对， 别解为 “结婚配对”； 子， 扣 “鼠”），这些谜都
充满着生活情趣，所以很受猜者欢迎。

最后，留几条拙作“鼠谜”让读者新春猜玩，谜
底请在本版找寻。1. 送走猪年，迎来鼠年（打 9笔
字一）；2. 生肖鼠为首（打二字 《水浒传》 人名一）；
3.《三侠五义》有“五鼠”，《水浒传》有“白日鼠”，《十五
贯》有“娄阿鼠”（打四字古典文学名词一）。

一片叶子
陈 美

    汪国真在诗歌《感谢》里写
道：“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近
你的时候，我原想采撷一枚树
叶，你却给了我整座枫林。”也
许受诗人的影响，我喜欢秋叶。
一次整理旧书，一片叶子从

惠特曼的 《草叶集》 里掉了下
来。乌桕！乌桕！时光一下子倒
转三十年，定格在那个金秋十月
最后一个周日的下午。
我走出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

的考场，曹老师拎着一袋书迎了
上来。我接过手，迫不及待地翻
看起来，有《海涅诗选》《歌德十
四行诗》《草叶集》等，我爱不释
手，全然忘了这个月曹老师大概
不能吃肉了。我们有说有
笑地走到车棚取车，等我
们把书放到车兜里时，发
现了一枚心形的艳红的叶
子。曹老师是生物化学专
业的，他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乌
桕叶。我小心地拾起，爱怜地摩
挲着。说实话，自从那次他指着
路边的野草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这是马齿苋”“这是荠菜”，我就
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原来这
就是诗歌里的“马齿苋”“三色

堇”！而我前不久教孩子们读张
洁的散文《挖荠菜》时，还特地
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然后
照本宣科，“荠菜，一年生草本植
物⋯⋯”真是汗颜得无地自容。
乌桕，多么有

意思的名字！我把
它夹在其中一本书
里，跳上了曹老师
的自行车后座⋯⋯
一片叶子，见证了两个年轻

人的恋爱。叶子，凝固了岁月，
沉淀了回忆。
今年元旦，给孩子们的礼物

有些不寻常。在银杏叶上，拓一
枚篆章。或曰“淡泊明志”，语

出诸葛亮《诫子书》“非淡
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意在激励孩子们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或
曰“读书不二”，语出

《曾国藩家书》，意思是读书要专
一，读完一本，再读下一本。或
曰“禹寸陶分”，出自郑板桥所
撰写的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
分。陶侃常谓：“大禹圣者，乃惜
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意在激励孩子们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或曰“日知所亡”，出自
《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矣。”或曰“登高”，出自 《荀
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

登高之博见也。”
孩子们如获至

宝，兴致勃勃地吟
诵着这些诗文，咀
嚼着其中的深意。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叶子夹进书
里，收藏起一份期许。

还记得那个秋高气爽的下
午，我和曹老师在苏州河畔漫
步，红色的步道上卧着一层金黄
的毯子，片片如金叶，翩翩舞纷
飞。我们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子挑
拣起来，一片一片地码在掌心，
厚厚的一叠。回到家，再一片一
片夹进书本里，让纸张慢慢吸出
叶子中的水分。一周后，换一本
书继续“工作”。
曹老师盖章很专业，先把叶

子在印托上放平，左手压着，右
手拿印章，均匀地蘸上鲜亮的鲁
庵印泥，轻轻地盖在银杏叶子
上，再轻轻地拿开，等印泥干
了，再夹到书里。就这样，盖完

四十多个，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看着喜欢，一一地拍了

照，晒朋友圈。不想羡煞好多粉
妹，有的公然索要。无奈再次求
助曹老师。他想起前年去扬州，
曾带回几枚古银杏叶。
他说，那是在“扬州八怪纪

念馆”。展厅门前有两副楹联：
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
异标新二月花”；金农的“三千
余岁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
馆内摆放了一组扬州八怪群雕
像，或坐或立，或挥毫，或沉
思，或长啸，或私语，形神兼
备，栩栩如生。大厅后面是一处
幽静的小院，是金农晚年的寓
所，一座房屋门柱上挂有金农对
联“且与少年饮美酒，更窥上古
开奇书”。院内有一棵金农亲手
种植的银杏树，据说已有 500多
年树龄，依然挺立，枝繁叶茂，
像一位古老的圣者，凝视着尘
世，超拔卓越。偶尔有几片叶子
落在地上，曹老师捡了几枚，回
来后夹在他的大幅书册里。
再盖上曹老师镌刻的“且留

春住”“入眼秋光尽是诗”，朋友
高兴得疯了。

在西藏过年
徐文达

    在雪域高原的西
藏，藏北的寒假比暑
假还长。这段时间天
气最恶劣，天天狂
风，常常暴雪，零下
十几度是常有的事。但寒
假中，接二连三的过年却
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1963 年，我刚满 20

岁，那是我第一次在藏北
过年，忙忙碌碌、欢欢喜
喜。元旦、春节，地区照
例组织文艺晚会。晚会的
主角，当然是我们学校的
学生和音乐老师。藏族学
生天生能歌善舞，又有原

歌舞团的郑老师指导，还
有我这个尚可“滥竽充
数”的手风琴手，两台文
艺节目，引得啧啧称赞。
春节刚过，雪花漫天

乱舞，羌塘又成了银色世
界。一天黎明，我还在睡
梦中，被屋外“咔嚓咔
嚓”的踩雪声和轻微的话
语声惊醒。我住的是没有
房门的旧房，难免有些提

心吊胆。我警惕地一
骨碌坐起，两眼紧盯
着用红布当窗扇的窗
户，竖起两耳，仔细
倾听外面的动静。
白雪映照下的红布

上，隐隐约约有晃动的人
影，还有一只手，正在撩
动红布，脸贴着红布向屋
里张望。我的心扑通扑通
乱跳，真有点害怕。忽
然，隐约传来一声轻微又
清晰、似乎有点熟悉的
“盖啦！盖啦！”（藏语：老
师）的声音。

原来是班长维斯拉
姆。顿时，我惊呆了！

同学们双手捧着洁白
的哈达，站在雪地里，似
乎在等待什么。我打了一
个寒战，赶紧把那当门用
的木板挪开，请同学们进
屋来。没等我开口，同学
们齐声说道：“盖啦！扎西
德勒！”我茫然不知所措。

维斯拉姆用不十分流
利的汉语接口说：“今天是
藏历新年，我们给老师拜
年来啦！祝您身体
健康！扎西德勒！”

同学们依次给
我献上了洁白的哈
达。我只是重复：
“谢谢！谢谢！”接过最后一
条哈达，我脱口而出：“大
家扎西德勒！”一阵善意的
笑声，顷刻使屋里洋溢出
节日欢快的热烈气氛。

老天爷开恩，清晨气
温虽低，但雪已停止。我
跟着住校的学生，踩着厚
厚的雪，一家家去拜年，
去感受藏历新年的隆重、
欢乐以及藏族同胞们的好
客与热情。

第一家是维斯拉姆的
家。听到叽叽喳喳的声
响，老阿妈手捧着“切
玛”来迎接我们。这是一

个装着糌粑、酥油、奶渣
等食物的盘子。她半弯着
腰，口中似念念有词，等
候在帐篷外。维斯拉姆告
诉我，她的妈妈祝福我，
吉祥如意！健康长寿！陪

同我一起作客的白
玛，变戏法似的，
从羊皮袄里掏出一
条洁白的哈达，让
我献给老阿妈。我

学着她的动作，又用大拇
指和食指，在老阿妈手捧
的“切玛”中，拈一点糌
粑，一边向空中弹撒，一
边口念：“扎西德勒。”
随后，我跟着维斯拉

姆进了帐篷，盘腿坐在唯
一的一块卡垫上。接过老
阿妈递上的酥油茶，呷了
一口，又尝遍了维斯拉姆
一刻不停递上的奶渣、干
肉、酸奶和人参果等当地
的节日食品。
入夜，我们不约而同

地来到了草场。藏族老阿
爸、老阿妈、阿甲拉（藏

语 “大姐”）都来啦。藏
族老百姓、机关藏族干
部，还有我们的学生手拉
手围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圈
子，大家载歌载舞，歌声
高亢，舞姿刚劲有力。我
们通宵狂欢中，舞者换了
一批又一批，丝毫没有停
息的迹象。整个羌塘在欢
腾，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节
日的欢乐！
从元旦、春节到藏历

新年，我第一次在西藏过
了“三个年”，一个比一个
更热闹，一个比一个更欢
乐。
尽管这已过去了近六

十年，但忆起当年在雪域
高原的西藏藏北羌塘过
年，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三笑”

周成树

    午间，地铁车厢很空。我
坐在靠车门的座位上，闭目养
神。突然，孩子的吵闹声惊动
了我。我微微张开眼，发现对
面坐着一位长发、圆脸、大
眼、看上去很文静的姑娘，她甜甜地向
我一笑。“难道姑娘认识我？”我绞尽脑
汁地搜索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认识！”
结果出来了。我避开美丽姑娘的眼光装
睡。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不停用余光
偷偷地向姑娘瞄眼。
“啊呀！”我吃惊地暗叫一声，姑娘

仍不动声色地又对我优雅地一笑。“姑

娘，你想干什么？”我紧张得心
怦怦直跳，准备起身，换个地方
躲开姑娘的笑脸。“哈哈哈”姑
娘竟放肆地对我第三次笑。

美丽的姑娘对我“三笑”
莫名其妙，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此时
我头顶上传来了熟悉的动画片《三个和
尚》的音乐。啊！完全错了，原来姑娘
被片中场面逗乐，发出笑声。车厢电视
机正装在我座位上方，姑娘平视看电
视，开心地笑。唐伯虎点秋香，三笑自
作多情，我也差点经历了现实版的“三
笑”，还是哈哈一笑了之吧。

“大家庭”里年味浓
侯宝良

    去年春节，我心血来
潮地带老妈去浙江二弟家
过年。车站里到处人山人
海，那天我推着老妈的轮
椅挤在步履匆匆赶着回家
的人群里。一位年轻
人问我是什么车次？
我掏出车票给他看，

只见他皱起眉：“哎呀，只有
十几分钟了，老先生您带着
老太太，去直达电梯还远。要不
您扶好老太太，我帮您拿轮椅，
就近上自动扶梯。”我谢过他，
搀起老妈来到电梯旁，还有不少
人也前来相助，我感觉自己被温
暖裹挟了起来。

来到二楼，我告别了热心的
人们，推着轮椅走向绿色通道，
但我们还是走错了地方。等我们
赶到正确的位置，列车已缓缓启
动。站台的服务员见了，安慰

道：“没事，下一班车马上就到。老
太太有专座，老先生估计得受委屈
没座了。”下一班车来了后，他帮
我推着轮椅，上车后，又把我们托
付给一位笑吟吟的列车长姑娘。“老

太太，您来坐我的座位上，大伯您
把轮椅放妥了也过来坐吧。”姑娘
亲切地招呼我们母子俩，真有宾至
如归的感觉。
义乌车站到啦，列车长小心地

送我们出车门，热情地把我们交接
给了站台的服务员。服务员小伙子
推着老妈的轮椅和我一起出了车
站，还留下了手机号给我：“有困难
再找我。”
我们在车站旁小超市门口等弟

弟来接站，大门里即闪出个中年妇
女：“爷叔，可别让老太太吹在风里，
你们进来暖和一下吧。”我推着妈进
门，一股食品香味扑面而来，这才想
起已经过了饭点。我问老妈想吃点
啥垫垫饥？老人答：“就拿几个
包子。”店主饶有兴趣地问：“老
人家高寿？”母亲说，过了年
是 93岁。那妇女惊讶了：“不
错啊，九十多岁还这么健！好

福气啊！老人家别客气，包子我请
客！”老妈摇着头打趣道：“谢谢，
我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笑着
随即付钱：“母亲原则性强呢。”
正说着，大弟弟来电话了，一

会儿他也来到了超市，推着
轮椅说：“妈、哥，我们回家
吧！”我欣喜地说起一路遇
到的新风尚，其实我们已经
到家了，社会大家庭里的年
味真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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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大吉（剪纸） 沈梅芳


